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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年

幸福时光

□幸福一生

情 缘缘

劳动是光荣的，劳动的时光是幸福的。
辉和霞是我们学校一对恩爱的夫妻，俩

人都是语文教师，同时又是班主任。每天上
班，辉骑着自行车，霞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右手轻轻地搭在辉的腰间，俩人脸上都洋溢
着幸福的微笑。

一到学校，他俩走进各自的班里，和学
生们一起打扫卫生，整理教室。在工作中，
他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辉的朗读水平非
常高，霞就积极向他请教，辉乐此不疲地指
导着霞。霞在班级管理方面也有自己的一
套经验。有一次，辉班里的两个男生因为一
点小事发生了争吵，辉处理了半天，两个孩
子没有和解的意思。霞知道后，赶到班里，
对着两个男生的耳边分别说了一句悄悄话，
两个孩子马上握手言和。

霞要参加优质课比赛，辉就当起了她的
指导教师，从教学环节的设计到课件的制
作，从课堂上的朗读到黑板上的板书，每道
程序都要严格把关，直到达到最好的效果。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霞最终在比
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不单单是他们，我和我的先生也因劳动
而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我俩相识不久，相约利用周日到敬
老院当义工。一到敬老院，他就挽起袖子忙
碌起来，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劳动结
束后，我们正要离开，院长跑来请求他帮忙，
为敬老院里的一块菜地浇水。可那时还没
有自来水，得从井里打水，用扁担挑。他二
话没说就答应了，拿起扁担，拎起水桶，来来
回回挑了几十桶水，把一大块菜地给浇完
了。那一刻，我被他身上那种吃苦耐劳的品
质深深地感动了。

结婚后，先生依然热爱劳动。我家房后
面有一块空地，先生看地荒着怪可惜，就拾
掇出来种上了蔬菜。下班后，他提水，我
浇菜；他施肥，我捉虫，我们快乐而幸福地劳
动着。

厨房也是我们共同劳动的地方。他炒
菜，我熬汤；他擀皮儿，我包饺子；他洗刷碗
筷，我收拾餐桌……

那些共同劳动的时光，像蜜糖一样在爱
的阳光下融化了，化作深深的爱，化作浓浓
的情，化作稳稳的幸福。

甜甜的记忆
□宋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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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事事

秋凉热面

□孙嘉诚

众 生生

举手之劳
□王光前

蝈蝈

□张少刚

心飞扬 摄醉斜阳

亲 情情

“只要你平安回来”
□苗君甫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父亲脱下穿了
十五年的军装，带着我们一家人从驻东南
沿海的海军某部队复员回到了家乡。
父亲回乡时，除了带回战友们赠送他的
极其珍贵的一百多枚各式各样的毛主席
像章，还有一样当时北方十分罕见的南方
特产——圆肉。

母亲拿出一部分圆肉让前来看望我
们的乡亲品尝，剩余的就万分金贵地锁在
了堂屋“爷奶奶桌”上的抽屉里。

每隔上一段时间改善生活做鸡蛋面
穗汤时，母亲会拿出珍藏的圆肉放进锅里
煮上一点。那甜甜味道，曾长时间刻印在
我幼年的记忆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大队担任
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一次因公到武汉出
差。临回时，父亲在武汉工作的同学买
了香蕉、橘子，让他带给我们尝鲜。因路
途遥远加上气温较高，父亲带回时黄色
的香蕉皮上已经有不少黑色斑点，一些
橘子也有轻微腐烂。尽管这样，第一次吃
这美味的南方水果，十岁的我还是高兴地
跳了起来。

“啥时能够吃个够？”我时常幻想着。
在那交通不便、运力紧张的年代，作

为北方人，要想吃上南方盛产的品种繁
多、味道鲜美的果品，实在是难上加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天行走
在县城的永安街上，我忽然发现，路边新
开了几家水果店。店里除了经营本地产
的苹果、葡萄、甜瓜，还有橘子、香蕉、桂圆

等南方的水果。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进店和熟识的老

板攀谈，老板兴奋地说，现在交通发达多
了，运力也宽松了，通过铁路、公路都可以
从南方直接运输水果过来，许多地方都有
了水果批发市场。不管是南方水果还是
新疆特产什么的，今后肯定都不会是啥稀
奇物了。

果然如那位老板所言，时间跨进二十
一世纪，不但南方的芒果、火龙果、荔枝、
榴莲、菠萝等过去难得一见的水果品种，
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山区县城成了常见之
物，就连远在祖国西北的新疆的特产吐鲁
番葡萄和葡萄干、库尔勒香梨、哈密瓜等
也摆在水果店的货架上。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县城陆续开起了几家专门经营各地水果
和特产的商店，其规模之大、品种之全为
过去所没有。这些店经营着来自全国各
地甚至是世界不同地区的水果、特产。五
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果品、特产，满足着不
同层次顾客的需求。

因为外地果品、特产的大量涌入，过
去价格居高的香蕉、橘子等成了老百姓人
人吃得起的大众果品。“香蕉 10 元 4 斤”

“橘子 10 元 8 斤”的广告在商场、专营店
时时可见。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道路交通运输业
的飞速发展，使中国人的生活不断地发生
着改变，那幸福的日子正在让每个人都在
各自的领域亲身做着体验。

夏日的夜晚，窗外的草丛里传来了蝈蝈
的鸣叫声，这勾起了我儿时有关蝈蝈的美好
记忆。

蝈蝈又叫蚰子，身形跟蚂蚱差不多。蝈
蝈的叫声特别清脆，落入人的耳朵里，总让人
的耳根感到痒痒的。如果是一大片的蝈蝈齐
鸣合唱，那给人的感觉就好似劲风穿越林梢，
密雨洒落梧桐，急急切切，高高亢亢，清新悦
耳，仿佛天籁之音。蝈蝈的鸣叫声此起彼伏，
好似在比赛，又像在拉歌。正是由于蝈蝈的
叫声如此诱人，它就成了农村孩子们的宠物。

儿时，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捉蝈蝈。
我们捉蝈蝈不去玉米地，也不去谷子地，而是
去空旷的大豆地。因为豆田里不仅散发着一
股淡淡的乳香，更重要的是豆田里的蝈蝈都
长得肥肥胖胖的，它们底气十足，一叫起来声
音更加嘹亮。

蝈蝈十分机灵，一遇到惊吓就会迅速跳
跃躲闪，不会让人轻易捉住的。记得有一次，
我和大毛在豆叶间发现了一只蝈蝈。定睛一
看，这只蝈蝈穿着一身褐色的盔甲，两个大
颚好似两把大镰刀，就像一个威武的将军。
我屏住呼吸，像饿虎扑食一样猛扑上去。可
是这只蝈蝈好像得到了“信息”似的，往旁
边一闪，巧妙地躲开了，还唱起了胜利之
歌，好像在向我“挑衅”。看来，不想点计策
是不行的。我和大毛商量，一个负责赶蝈
蝈，一个负责捉蝈蝈。大毛先绕到蝈蝈的身
后猛地一扑，果然，蝈蝈灵巧地躲开了，但我
早已守候在一旁。说时迟，那时快，我迅
速用手一扣，它就束手就擒了。我们再接再
厉，又一只漂亮的蝈蝈成了我们的囊中之
物。看来，捉蝈蝈不仅要沉着冷静、有耐心，
而且要身手敏捷。

捉到的蝈蝈，我们会用笼子装起来。蝈
蝈笼是用细细的高粱秸扎成的，在笼子里放
上一些南瓜花、豆叶、菜叶等，蝈蝈就贪婪地
吃了起来。等它们吃饱，大腿一翘，双翅抖
擞，就兴奋地唱起歌来。我们把蝈蝈笼挂到
屋子里或院子里，就可以悠然自得地听这些
可爱的小精灵唱歌了。

儿时的乡村，捉蝈蝈、逗蝈蝈、听蝈蝈吟
唱是最快乐、最惬意的事情，因为蝈蝈给我们
的童年增添了一抹亮色，也给我们带来了无
尽的欢乐。

立秋了，天气渐渐有了凉意。中午
要是来上一碗热乎乎的浆面条，那是再
惬意不过了。

从小到大，我就不怎么爱吃面食，但
唯独钟爱浆面条，尤其是母亲做的。因
为太爱吃了，只要有时间，我一定站在母
亲身旁看她如何制作“人间美味”。要想
做出最正宗的浆面条，浆的选择最为重
要。最好是选择用绿豆磨成的浆汁。先
把买来的新鲜浆倒入锅中烹煮，这时候
再把炒菜锅支起来。芹菜的叶一摘，洗
干净，用顶刀切成菜花，和买来的肉丝、
干豆块、胡萝卜一起放入锅里爆炒。这
时候锅里的浆煮得也差不多了，就要开
始关键的步骤——搅浆。搅浆，必须在
锅里顺时针方向搅动，要不然浆就搅不
开。当浆再次滚开时，就倒入面条，再过
一会儿就把炒菜锅里的配料“一股脑儿”
地倒进去。此刻，一大锅香味扑鼻的浆
面条就做好了。不管母亲做多少浆面
条，它们总是能被我们一家人“消灭干净。”

母亲做的浆面条太有诱惑力了。平
时几乎不怎么做饭的父亲非要主动拜
师，跟着母亲学做浆面条。刚开始，父亲
总是在搅浆的环节“栽跟头”，不是搅不
匀就是搅得过稀。看着父亲抓耳挠腮，
母亲总会第一时间进入厨房给予有效
指导。可能是夫妻互助，父亲就学得更
用心。终于，父亲也能做出让人垂涎欲
滴的浆面条了。慢慢地，我对父亲做的
浆面条也百吃不厌了。

这浆很重要，但天热就不好存放。
随着网购的日益盛行，我在网上可以直
接买到专门的浆料包，这就巧妙地消除
了热天吃不到浆面条的尴尬。只要想
吃，从冰箱里取出一包浆料，我也能做出
一碗面。有次我下班回家，自己动手试
着做了一下，虽然味道没有爸妈做的正
宗，但由于是亲手做的，浆面条的美味也
能钻遍我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那种舒爽
真是溢于言表。

现在，我们全家人人都会做浆面
条。客人要是来了，还能随机点将做这
碗面，温馨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种美味、一
抹亮色、一缕温情。

出差去外省参加培训班，在离家1800公
里的城市，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看看这个沿海
城市的街景，日子倒也自得其乐。培训班结
束后，一起出差的同事说：“去商场逛逛吧，给
家人带点礼物。”

和她一起走在陌生城市的商场里，在各
个店铺间逡巡。海产品？特色点心？衣服？
到底挑什么礼物呢？我和同事都开始头疼。

“海产品家里也有，不值得千里迢迢带
回去。还是买衣服吧，据说这个城市的衣服
全国知名。”商量半天之后，我们终于决定去
买衣服。

同事很快就挑好了，我却犯了愁。父亲
穿什么尺码？是180还是185？他喜欢什么
颜色？黑色还是蓝色？他喜欢什么款式？偏

休闲还是偏正式？我在犹豫之间，店主用她
地道的方言说：“哎呀，看来你从来没买过
啊！”我的脸顿时红了。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给父亲买过衣服，
只是那次的不愉快经历，让我有些难过和
委屈。

印象中第一次给父亲买衣服是好几年
前的事儿了，我用了一个月辛苦积攒下的
稿费给父亲买了一件羽绒服，想着他会满
心欢喜，却没想到他知道衣服的价格之后，
大声呵斥我：“谁让你买这么贵的衣服啊？
你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就不知道节省点
花！”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心里的难过和委
屈莫名而来。从那时起，我不再给父亲买衣
服。虽然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件羽绒服成了

父亲出席重大活动的“礼服”，但我还是心有
余悸……可是此刻，我突然那么想1800公里
外的父亲。

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父爱，有的温暖
又慈祥，有的冷酷又严苛，但无论是哪一种，
他们都和爱有关，天底下没有哪位父亲不爱
自己的孩子，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于是，
我拨通父亲的电话，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温柔
地说：“爸，我想给你买件衣服……”父亲在电
话那端停顿了一下：“老二，爸不缺衣服，只要
你平安回来。”我的泪突然就不可抑制，我从
来没想到，我会在离家千里之外的这个城市，
心平气和地接受说话方式有点残酷的父亲，
我对他的所有怨恨，都被这一句“只要你平安
回来”融化……

早晨散步回来，路上人不多，微风轻
佛，有些凉意。快走到小区门口，迎面走
来一位大妈，老远就看见她慌慌张张的，
好像有什么急事。走近后，大妈气喘吁
吁地问我：“三号楼在哪儿？”我一愣，心
想：“小区只有一栋楼。”我向大妈解释，
但她自言自语地说：“咋又不是这儿？”一
脸失望的样子。我猜测，大妈可能是迷
路了。

打量外表，大妈不过七十多岁，裤子
膝盖处沾有灰土，像是跌倒过，看神情非
常焦虑。看她这年纪，说不定真是摸不着
家了。

我领她到小区门卫室，搬凳子让她坐
下稳稳神，然后了解了她的情况。她老家
在南阳，常年随大儿子生活。这不，昨天
才刚刚来到小儿子家里。本想早晨趁着
家里人没醒，自己熟悉一下周围环境，顺

便找找菜市场，谁知转着转着就迷了。大
妈自责：“人老真是无用，尽惹麻烦。”我安
慰她：“人到生地，别说你这年龄，年轻人
也会迷路。”

我和大妈说话时，热心的门卫师傅拨
打110求助电话。大妈听说有警察帮忙，
心里踏实多了，露出了笑容，连声夸奖我
们：“今天遇到你俩这好心人，要不，我还
不知道摸到啥时候。”

110的值勤车来了，第一个跳下车的
人，看见大妈，眼里噙着泪，紧拉着大妈的
手说：“妈，你要真丢了，我咋交代？”大妈
对儿子说：“看把你吓的！丢不了，现在这
社会，好人多着哩！”

这事不过是举手之劳。其实，在我们
的身边，这些微善行为很多，见人问路动
动口，见人有难伸伸手，正是这些小事，美
化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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